
责编 崔浩南 吴丽敏 冯春兰 联系电话：8222133中国 关注 2022.4.13
版14星期三

厦门，湿润的气候是这座美
丽城市的标签，却也加剧着赵景
柱的类风湿病。

有时一觉醒来，他手臂不能
伸直，连起床穿衣都困难。组织
上提出调他回京工作，他却淡笑
婉拒，调侃自己早已“久病成医”。

不止是类风湿的折磨，长年
累月的辛劳，在他身体内悄悄埋
下了隐患。

2021年6月25日，在同事的
“生拉硬拽”下，赵景柱被迫住进
医院，检查身体。

他已经连续发烧40多天了！
中科院“美丽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科技工程”先导专项项目的
中期评估已经启动，赵景柱作为
首席科学家，必须按计划完成工
作。

同事们都以为，老赵很快就
回来了。没想到，检查结果竟然
是胰腺癌……“能挺过去就挺过
去，走了也就走了。”人生最后的
40多天时光，面对前来探望的同
事朋友，赵景柱仍是一副笑呵呵
的样子。

上午，做治疗，下午，帮助学
生修改论文、回复邮件。赵景柱
在医院的节奏，和平时没什么两
样。每次看到他支着身子在病
床上敲键盘，医护人员都会上前
制止，但人一走，他又爬起来。

7月 12日，同事们再见到老
赵，他已形容枯槁。

“项目进展怎么样了？”没等
大家开口，老赵率先发话。没人
回答，在场的人都已泣不成声。

“等我缓缓，再推动推动。”
老赵攒足了气力，又露出惯常的
笑容。

2021年 8月 4日，赵景柱的
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他的

嘴里还反复念叨着：“等我好了，
就回所里……”

“他就是奔波的命。”妻子朱
春雁抑制住眼里的泪，凝视着两
人年轻时的合影。

菁菁校园，20岁的朱春雁遇
到了 26 岁的赵景柱。婚后，在
组织选派下，赵景柱先后赴广西
河池、云南丽江和福建厦门工
作，夫妻二人常年两地分居。

他忙，她懂；她苦，他疼。以
家国事业为重的两个人，格外珍
视这份难得的知己之情。

朱春雁爱干净，每次来厦门
“探班”，赵景柱就提前搞一次大
扫除。有一回，为了“围剿”一只
蟑螂，他一宿没合眼。

还有一次，正是情人节，朱
春雁不小心扯坏了大衣口袋，赵
景柱饿着肚子，一针一线地给她
缝好。这张“工作照”被朱春雁发
到朋友圈，并配上“爱心”表情。

同事们惊叹：“平日里雷厉
风行的老赵，居然会针线活！”

“情长”——城市所大门外，
一块花岗岩上刻着赵景柱的亲
笔，仿佛是他对一生挚爱的告白，
也仿佛是他留在这世间的回响。

2021年 7月，生命已进入倒
计时，赵景柱强撑起身子，给城
市所教育处处长王棠荣拨通了
电话。

“我们所有没有一个叫潘婷的
学生。”赵景柱的语气有些着急。

“是厦大的客座学生，怎么
了？”王棠荣有些怔愣。

“有次我在大院烧落叶还
肥，这个女生就在旁边发呆。她
说烟雾让她想起自己在农村的
家，你们一定要及时帮助离家较
远的同学排解思乡之情。”

王棠荣没想到，这是赵书记

最后一项“工作部署”。
细微而温暖，赵景柱留给人

们的回忆有很多。
厦门的冬天不算冷，他送军

大衣给夜里执勤的保安驱寒；年
轻同事没有脱单，他热情地张罗

“相亲饭局”；外单位的学生发来
邮件求教，他会挤出时间回复指
导……

电脑里，学生递交的论文还
没有改完。离世后，他的邮箱还
会收到他发给自己的“延时邮
件”，上面写满了待办事项……

“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
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壮丽的
共产主义事业，说每一句话，办
每一件事情都要与共产主义这
个大目标联系起来，跟党走，奋
斗终身。”整理赵景柱生前的资
料，看到他留在入党申请书上的
整洁字迹，同事们的耳边响起了
他的话——

“我非常感谢党能接纳我，
所以一笔一划都是用心在写。”

赵景柱一生爱树。他走后，
有人问：如果用一种植物形容
他，是什么？

有人说他是一棵胡杨，铮铮
铁骨，甘愿扎根在祖国需要的地
方。

有人说他是一株翠竹，淡泊
名利。把同事培养成院士，他却
甘当“院子里的知名人士”。

有人说他是一棵青松，笔直
挺立。历经风雨，依然守持直望
苍穹的胸怀抱负。

又是一年春来到，城市所里
草木亭亭如盖、花团锦簇。

依稀仿佛，那个躬身劳作、
挥汗如雨的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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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态文明的中国贡献为了生态文明的中国贡献
——追记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原党委书记赵景柱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这个科学之问，是中国生态学家赵景柱

一生的求索。
这个追梦的人，在“人和城”的生态文明

之路上忘我奔跑，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门他提出的“景感

生态学”，一个他亲手筹建的中科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以及受他的影响和感召，正在将对可
持续发展的思考写在广袤大地上的接力者。

杜鹃花、三角梅、黄槿……种
种花树，灼灼如火，在中科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院内开得正好。

这个中科院“年轻派”研究
所，是首任党委书记赵景柱一手
筹建的；这个院落里的生态景观，
更是赵景柱亲手打造的。

“这些植物就像他的孩子。”
同事指着这些草木说，它们是“景
感生态”的生动注解：从园区的整
体布局到一石一木的细节，从独
具特色的“雨污资源综合利用系
统”到不浇水、不施肥、不打药的
草木苗圃……处处藏着绿色、循
环、生态的巧思。

景感生态学是基于生态学的
基本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
心理感受等相关方面，研究城市生
态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科学，由赵
景柱为首的中国学者率先提出。

如果说西方景观生态学侧重
从空间尺度上探讨生态系统的格
局与过程，那么赵景柱等中国学
者提出的景感生态学，则在此基
础上引入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

慧，强调人与自然系统之间的主
客观互动与作用，探索着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解决好
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对世
界生态环境的最大贡献。”20 世
纪 90年代初，在海外深造的赵景
柱心怀理想回到祖国。

当时，“可持续发展”这个词
汇在中国还鲜有人知。

1994 年 3 月，《中国 21 世纪
议程——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
与发展白皮书》在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正式通过，这也让我国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出本国 21 世
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赵景柱
主持的前瞻性基础研究功不可
没。此后，他潜心相关领域的理
论探索，并在广西、云南等地的挂
职经历中，开启了基于中国国情
的学术实践。

华北腹地——雄安：蓝绿交
织、水城共融。这座“未来之城”
的生态秀美画卷，其中也有赵景
柱团队耕耘的汗水。

在雄安新区筹建之初，赵景
柱和他的团队就接过了“生态承
载力”的专项研究课题。赵景柱
改进了传统评估方法，创新性地
引入“人口当量”的概念。此后，
他又带领团队，将景感生态学原
理应用于多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
规划、设计、建设、评估和管理，为
新区的生态基础设施与生态安全
研究奠定了坚实之基。

“找对象知道要找好看的，怎
么就不知道把这个剪得好看呢？”
同事方兴在锯树这件“小事”上，
屡次挨过赵景柱的批评。“一定要
从上往下锯，等树枝快断的时候，
一定要在锯口的下方锯几下，把
下面的树皮切断，否则，树枝一断
就把树皮扯下一大截。”

“景感生态学强调人的感受
和文化价值，如果学者没有这种
体验，很难在规划设计中实现城
市与生态的和谐发展。”现任城市
所党委书记陈少华说，为了修剪
植物，赵景柱曾多次受伤。有一
次，他的大腿被剑麻划破，鲜血直

流，他却淡定地坐下来，简单包扎
后继续钻进了树丛。

园区的大小植株，留着他洒
下的汗水，而办公室的点点灯光，
也记着他常年的辛劳。

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
展，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
病”引发忧虑。建设绿色、智慧、
低碳、健康、宜居的中国特色新型
生态城市，是国家的必然选择，也
是中国学者的使命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为科研工作者提供
了广阔舞台。“白天做管理、夜里
做科研”成了赵景柱的工作常态。

粤港澳、厦门、平潭、阿尔山、
大运河……怎样用生态管理理念

服务当地实际，他奔波在路上。
“夜里安静，易于思考，可以

把科研时间夺回来。”因为习惯了
深夜开会，赵景柱带领的科研团
队干脆把这种工作方式笑称为

“夜总会”。
赵景柱在 18楼办公室的灯，

总会亮到深夜。同事朱永官院士
说，每到夜晚离开或归来，都会习惯
性地抬头看上一眼，因为“看到那盏
熟悉的灯，心里就会踏实不少”。

既仰望星空，亦俯首耕耘。
赵景柱常将两句话挂在嘴

边，第一句是“我们搞生态科学
的，都不是天才，是地才”，第二句
是他的导师、生态学泰斗马世骏
的话：“生态学不是学出来，是干
出来的。”

近年来，赵景柱结合实践提
出的景感生态学理念，吸引了多
国学者相继加入研究，引领了国
际上相关研究方向的发展。

而年轻的中科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目光。

16年前，厦门集美，杏林湾
畔，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第
一根桩在此打下。

2006年3月，从丽江挂职回
京的赵景柱，受组织委派，赶赴
厦门筹建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
所。

彼时的集美园区选址四
周，荒草丛生。在临时改造的
旧房里，赵景柱拉了一套桌椅
就开始办公。城市所园区建设
由厦门市政府出资和负责，按
理来说是“交钥匙工程”，赵景
柱却反复强调，“国家的钱，一
分也不能乱花！”

那一年，建材价格猛涨，施
工方突然提出地砖要涨价。赵
景柱坐不住，利用周末带着同
事一路南下到广东，看建材、谈
价格、签意向性合同。

回来后，他将合同摆在施
工方面前，一项一项地比价
格。对方一看傻眼了，只得维
持原价。

时隔多年，时任城市所综
合办主任王玉环还记得，谈判
胜利，老赵像个孩子一样开怀
大笑：“这回我们赚大了!”

返程路上，赵景柱没舍得
让大伙儿在服务区吃饭，一车
人硬是熬回了单位食堂。大家
围着一张乒乓球桌，吃了个盆
干碗净。赵景柱究竟有多“抠
门”？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施
尔畏撰文感言：“他掰着捏着每

一分筹建经费，在精打细算上
真可谓做到了极致……”

约 200亩的占地面积，6.06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工程总造
价不到1.59亿元，每平方米均价
不足2600元……在赵景柱的“锱
铢必较”中，城市所如期竣工。

今非昔比，一张当年的老
照片，吸引着到访者的目光：16
个人，举着一次性纸杯，对着镜
头笑着，汗水湿透了衣衫，裤腿
沾满了泥灰。

那是 2008 年 8 月，台风肆
虐，阴雨连绵。原计划7月底就
要竣工验收的公寓楼和食堂，
仍是尘土飞扬，遍地建筑材料。

“中英联合环境技术研究
所”揭牌、第一届城市环境科学
与技术研讨会召开、国际城市湿
地生态和修复研讨会召开……
这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学术活
动，可全指望着新园区。

“不能再拖了，按计划入
驻，现场督战！”8 月 20 日这一
天，赵景柱带着管理人员，住进
了连脚手架都还没拆除的园
区。没有生活用水、没有空调
制冷、没有电梯设施，盛夏的工
地上唯一不缺的就是苍蝇和蚊
子。半夜摸黑上厕所不方便，
大家就白天减少饮水；大热天
没地方洗澡，大家就半夜拎着
马灯到临时厕所洗漱；房间里
施工的味道散得慢，大家就搬
进成堆的菠萝驱味，以至于多
年后，还流传着筹建组副组长
赵千钧抱着菠萝睡觉的笑话。

2009年 12月，就在祖国东
南大地的一片滩涂上，中国科
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拔地而
起，中国的城市环境科学开启
新篇。

““我们搞生态科学的我们搞生态科学的，，都不是天才都不是天才，，是地才是地才””

“国家的钱，一分也不能乱花！” ““等我好了等我好了，，就回所里就回所里””

位于福建厦门集美，杏林湾畔的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赵景柱获得的荣誉证书。


